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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章      律师公会

       清晨七点，窗户刚刚打开，一股清新的空气从花园涌入餐厅。窗外靠近百叶窗的

底端，新砌的花坛里长着嫩黄和粉红的玫瑰花，几只蜜蜂聚居在饱含露珠的花骨朵上，发

出一片营营声。

        女仆阿英已经起床，收拾好床铺后，赶紧来到餐厅，从足够12人坐的大餐桌旁边

的边橱里拿出两套蓝边荷兰细瓷餐具，有规有矩地放在大餐桌上。她一边这么做的时候，

一边竖起耳朵，朎听主人卧房里是否响起主人们的动静。跟阿英以前服务过的东家不一样，

这家的主人容定夫妇从不晚起，那怕是在今天这样的周末。

       楼梯上很快传来容定的妻子罗米的脚步声。

       罗米比容定年轻两岁，个子娇小，和矮个子的容定站在一齐时，显得一般高。她肤

色白皙，五官端正，大眼珠里闪着温柔的目光，额前的留海往后梳起，露出光洁的前额。

出于清教徒式的宗教信仰，她衣着简朴，看上去像个新式大学堂的女教习，没有佩戴任何出于清教徒式的宗教信仰，她衣着简朴，看上去像个新式大学堂的女教习，没有佩戴任何

首饰。

      罗米出生在宁波府近郊一位受美国长老会培养的第一代华人牧师家庭里。罗米的哥

哥罗赉就学于长老会办在宁波的新式学堂崇信书院，后毕业于博习书院（东吴大学前身)，

以高材生资格兼职于英国传教士李提马泰兴办在上海的大型出版机构广学会，在那里结识

了刚从中西书院毕业的容定。

      容定出色的工作能力和方正的人品打动了罗赉，在广学会举办的邀请家属出席的圣

诞夜午餐会上，他把这位严肃的小同事介绍给自己还在清心书院念书的三妹罗米认识。然

后，通过一点小小的暗示，罗赉得知容定对罗米颇为倾心。于是，罗赉在家里询问三妹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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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的意思：

     “三妹，你可知道，你可能成为运气最好的女孩？”

     正在俯身做功课的罗米抬起头，满脸疑惑地望着大哥，“大哥，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还记得那位在圣诞午餐会上坐在我旁边的容先生吗？”    “你还记得那位在圣诞午餐会上坐在我旁边的容先生吗？”

    “你是指容定？”

    “好极了，你记得他的名字!”

      于是，罗赉把容定的倾心告知三妹。罗米听了，书本从手中掉落，脸色通红，一直

红到颈后的头发根上。

      经过一段很节俭的交往，三个月后的一个冬日星期天的黄昏，没有家长的容定，跳

过托媒人上门下聘礼等等俗套，来到罗家，在罗家的小客厅里向罗米表白心意。

      容定的求婚是从自己的家世说起的。容定的父亲是绍兴乡下的农民，略有田产，在

容定10岁时去世，接着母亲改嫁，家里的田产给宗族祠堂撑腰的叔父夺走，生活一时无着，

幸亏得到在上海洋人律师事务所供职的族伯容嘉树接济，才使容定能在著名的中西书院毕

业，找到在广学会当翻译的工作。

      “罗米，我跟你不一样，你是属于处境顺利、生活安定、事事有大哥呵护的一类人，

你可能永远不能体会我小时候所受的苦难，和因此产生要出人头地的志气。我愿意照顾你

一辈子，不光有安定的生活，还要有富足的生活，只要是上帝能提供的，你都会有。你愿

意我照顾你一辈子吗？”

           容定预期罗米这个时候会提出想问问大哥罗赉的意思。但是容定上门之前，罗赉已

经告诫过三妹，“今天的事情，你自己拿定主意就是了。”

      罗米回答：“可我现在还在念书呀。”      罗米回答：“可我现在还在念书呀。”

     “我可以等你。”

     “等很久，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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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行。反过来，我要问你，你能等我吗？”

     “容定，这话又是什么意思？”

     “下个月，李提马泰先生要安排我去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留学。”

     “我会等到你毕业回来的。”     “我会等到你毕业回来的。”

      当容定和罗米互相表明心迹的时候，容定心里是没有把握罗米真的会久等自己的。

在那个女孩过二十岁还没有出嫁就会被人指指点点为“嫁不出去的老处女”的年代，罗米

真的会等自己那么久吗？这就是为什么当年“阿加克斯号”巨轮载着坐三等舱的容定和一

等舱的李提马泰驶离黄浦江时，李提马泰在甲板上看到容定眼圈发红的原因。

      当时，谁也没有想到，容定在英国留学，居然待了7年之久。更没有人想到，罗米在

此期间，受教会资助，去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获得家政系学位。然后他们在上海重逢，

两人在三十岁上下时完婚。

       完婚后，容定忙于律师事务所里的工作，收入丰厚，但是几乎没有时间顾家。尤其

是在他花7000两银子在新闸路这片空地上盖起这棟殖民地式的洋房后，“容公馆”里一切

内外事务都落在罗米肩上。

       容定的房子，是一棟三层楼房，第三楼称为阁楼。一楼建在五个台阶的石砌地基上，

越过典型的殖民地式有顶无墙的长廊，一排带百叶窗的落地玻璃门，通向大客厅和大餐厅。

客厅和餐厅之间有一道可拉开把客厅餐厅完全连成一体的橡木门。大客厅里空空如也，傢

具还有待罗米去置办。出了客厅和餐厅平行的内门，是一条墙上镶柚木板的走廊。走廊的

一端通向食品储藏室（pantry),后面是尚无煤气供应而烧劈柴的大灶间。走廊的另一端是

一间还未置办傢具的小客厅。走廊的中端，面对客厅和餐厅平行的内门，是一部结实、蜡

刻打得光亮、共分三段18级楼梯的柚木楼梯，经过这部楼梯到达二楼。刻打得光亮、共分三段18级楼梯的柚木楼梯，经过这部楼梯到达二楼。

            二楼共有三个卧房，一个书房。卧房外是有顶盖的阳台，阳台下就是一楼那条有顶

无墙的长廊。书房外是刻着米字形栏杆的露天晒台。书房和主卧房之间是当时很新颖的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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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全套厕所。回到楼梯，往上经过另外一部三段18级楼梯的柚木楼梯到达三楼。

          三楼是一间面积相当于三个卧房的大通间，三面是窗，一面是放衣物棉被的箱子间。

          回到二楼，面对书房，有一间小厨房。小厨房的另一边通过一部小楼梯，从另一个

方向下楼到达一楼的大灶间。在那部小楼梯经过的地方，有两间仆人的房间，和一间预备方向下楼到达一楼的大灶间。在那部小楼梯经过的地方，有两间仆人的房间，和一间预备

将来充作儿童活动室的边房。

          罗米已经怀孕，但是并没有松懈管理家务。她的家务分成三大类：第一类是跟亲戚

朋友的礼尚往来。诸如大姐夫（罗米有两个兄弟、四个姐妹）什么时候生日，该送什么礼？

闸北教堂的椅子坏了，该捐多少钱维修？二姐家的侄子中学毕业，该送球鞋还是皮鞋祝贺？

哈通家的管家下次送盆景来，该给多少小费打发来人？第二类是整置花园。房前的花园足

有一亩半的土地，除刚铺好草皮和种好房前屋旁的玫瑰花外，还没有种植任何其他的植物。

罗米的计划是栽种橘树、桃树、石榴树、琵笆树各1棵，无花果树4棵、玉兰树2棵、再加

上沿街的墙边种上一排冬青灌木，那样才粗粗像个居家的花园，而不是像对街那片让英国

陆战第四队遛马的光秃秃的马场。至于什么时候，种哪类树容易成活、长得好，就需要运

用罗米在早稻田大学学到的家政知识。第三类是管理仆人。目前，这个家里共雇有四个仆

人。她们是洗衣服、打扫房间、侍候餐饮的阿英和阿花，以及掌厨和做一切力气活的男仆

阿三和马车夫小刘。对于仆人的管理，不光是指示他们做什么，而且是该怎么做。比如说，

阿花，春天到了，今天你去把老爷（指容定）书房里的绒沙发套换成布沙发套，布沙发套

在三楼箱子间，钥匙在我身上，待会儿跟我去箱子间开箱子拿沙发套；或者说，阿英，下

次客人来，每块生梨片再切小些，每块都要刺上牙签，让客人吃梨片时不沾手。总之，罗

米觉得为了这个家像模像样的过日子，她事事都得操心，整天像泡在沸水里煮，一刻都不

得消停。得消停。

            此刻，罗米正在和大厨阿三争论今天桂鱼的价格。

            阿三来自南通，才20岁，穿着一条土布衬衫，内衣露在衣襟之外，一头篷乱的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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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隔一阵就要搔搔头皮。他在房子里，走到东走到西，手里老是握着细铁丝编的苍蝇拍，

随时准备歼灭这些讨厌的小飞物。

      “一直都是一角五分，为什么今天的桂鱼要两角钱一条？”太太罗米问。

      “太太，今天鱼大，不信你到厨房去看。”      “太太，今天鱼大，不信你到厨房去看。”

      “现在是桂鱼旺季，应该跌价。”

      “快端午了，所以涨价。”

      “瞎说，端午还有两个礼拜。真是萝卜卖成肉价钱。记住，下次最多付1角7分。”

      当罗米跟男仆阿三争论鱼价的时候，容定在书房里刚刚完成《圣经》晨读。就跟容

定的性格一样，这里从房子到每间房间，都是方方正正的。容定的书房里充满藏书，除了

两边墙前摆满精装书皮的玻璃书柜外，狮爪形桌脚的橡木书桌上放着一本翻得半旧的伊顿

版《拉丁文法》和一本猩红皮封面、烫金字已经剥落的《圣经》。

         《圣经》晨读后，下楼早餐前，每天这个时候容定习惯用钥匙打开书桌右手最上面

那格抽屉，从那里取出一个文件夹。文件夹里放在几张纸，记录着容定的财产所在。里面

有汇丰银行的定期存款的数字和到期日子、华丰保险公司股票的号码、大英上海电车公司

股票的号码、新闸路住宅地产的道契号码。所有这些票证的正本都放在汇丰银行的保险箱

里。每天早餐前看一边这些纸上的数字，对贫寒出身的容定来说是极大的精神享受。

      容定方方正正的性格，就像那笔直的阳光，容不下任何阴暗的角落，容不下柔和的

影子把真相装扮得模棱两可。他对一切事物的见解，就像笔直的光线，不屑于做出任何弯

曲，正确的就是正确的，错误的就是错误的。在他凭良心办事的处世中，不存在随机应变，

用减低真相的代价，来减轻真相的残忍面目。这种处世态度，对于他的职业来说，无异保

障了他的专业道德。但是，对于日常生活在他身边的人来说，感觉到的却是他无所不在的障了他的专业道德。但是，对于日常生活在他身边的人来说，感觉到的却是他无所不在的

那种审视有罪无罪的目光。所以，在家里，每一个仆人都怕容定。

      倘若不是容定来到餐厅，罗米真不知道跟阿三的鱼价争论会把她带到什么烦恼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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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上去。

       看到男主人来了，阿三匆匆离开餐厅，同时，阿英将早餐按照太太指定的方式，有

规有矩地放在大餐桌上。

      容定夫妇的早餐内容是固定的：加牛奶的麦片糊、烤面包片、白煮鸡蛋、热可可或      容定夫妇的早餐内容是固定的：加牛奶的麦片糊、烤面包片、白煮鸡蛋、热可可或

红茶。看到这些西式食物，阿英心里常常暗笑，这对东家真不知道有钱怎么享受生活，天

天吃这种东西，味道远远比不上自己和其他仆人的早餐。仆人们每天的早餐是泡饭配甜酱

瓜、咸鱼或羊肉冻或小虾或糟螺丝，视季节而定。

          阿英把当天的《士林西报》放在主人容定的右手边，然后眼睛望着太太，好像在问：

还有什么事吗？

        “阿英，你可以下去了。”太太罗米吩咐。

          容定把涂好果酱和黄油的烤面包片放进嘴里，他的习惯是先咬下面包片的左角和右

角，然后再吃面包片突出的中端。这是他在英国看别人吃早饭时学来的习惯，据说这种吃

法最初来源于留胡子的洋人不要让嘴唇上的胡子沾上果酱。

          容定边吃面包，边浏览《士林西报》。

          审判山阳县命案的民国第一案，已经过去一个多月，姚荣泽等犯人的量刑已移交新

任的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裁夺，执行死刑的可能正在日渐减小，报上仍然不断有评论或报

道谈及此案。

         革命团体“南社”首脑柳亚子的文章，最为典型地表达了革命激进派的意见。姚荣

泽“死而复生。天理何在？国法何在？”。这样的结果，完全是起因于司法总长伍廷芳滥

用职权，“因为司法总长的干涉，跟沪军都督府组织起混合裁判法庭，还居然用了陪审员

制度。”所以，姚荣泽等犯人至今没上西天。制度。”所以，姚荣泽等犯人至今没上西天。

           而洋人对这场案子的审讯过程，远远超出对审讯结果的兴趣。驻沪领事团负责法律

事务的副领事会议上，出现这样的记录：“必须注意到，这个延续到4月份的革命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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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于华人民间产生的陪审员，而由亚力山大容干练处置的整场法庭程序，完全符合西方

法律的规矩。”

           容定看完报后想，这场民国第一案的审讯到底是成功还是挫折呢？对于革命激进派

来讲，无疑是挫折。对于想用这场审讯作为显示中国已有现代司法制度，从而以此为例，来讲，无疑是挫折。对于想用这场审讯作为显示中国已有现代司法制度，从而以此为例，

同西方谈判何日取消治外法权的温和派来讲，无疑是一次成功。但是，成功又有什么用呢？

学长伍廷芳不是因为受不了激进派的责难，辞职回上海养老了吗？

           容定很庆幸自己没有像其他念法律的人，走上从政的道路。像他这样黑就是黑，白

就是白，不会见风使舵的人，在中国官场是要受气的。

          罗米喜欢喝茶，特别喜欢喝添加结奶皮的鲜牛奶的红茶。她看到容定合拢报纸，知

道可以跟丈夫谈谈家务了。

          “定，这个地方晚上冷落。家里养只狗看门，可以吗？”罗米问。

         “对马路是英国兵营，有高鼻子替我们看门，不用担心。”

         “那么，什么时候换辆新的马车呢？小刘跟我讲，马车的车顶漏水，修不好。他在

东南马车行有熟人，可以打折买新车。”

         “修不好是假，他想吃回扣是真。”容定说着用银匙敲开白煮蛋的顶端蛋壳，白嫩

的蛋白顺着蛋壳的裂缝慢慢淌下，容定向白煮蛋敲开的顶端撒盐。

         “小刘人蛮老实的。”

         “把人性朝最恶处想，八九不离十，不会弄错。”

          “那么，我们坐车顶漏水的马车，还要坐多久？”

            容定知道他和罗米对世界的看法，截然相反，就好比一个心灵被一剖为二，给两个

人分享。她接受温柔的一半，他独佔刚硬的另一半。把温柔和刚硬分开，时时会发生冲突，人分享。她接受温柔的一半，他独佔刚硬的另一半。把温柔和刚硬分开，时时会发生冲突，

合在一起，却是一棵刚柔相济的完美心灵。

            “我们就要买汽车了，为什么还要换马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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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基督啊，你是说自备车？”

         “没错。上海现在已经有140辆私人自备汽车，我们为什么不能有。”

          趁这个机会，容定告诉平时对银钱出入不感兴趣的罗米，高易公馆律师事务所发给自

己的红利，每个季度都在增加。照这种增速，一年之内，他就买得起自备汽车。一年之后，己的红利，每个季度都在增加。照这种增速，一年之内，他就买得起自备汽车。一年之后，

他甚至可以投资房地产。最近有人因为资金周转不灵，通过高易公馆律师事务所，打折出

售热门地段的房地产，被事务所里的几个律师抢先合资买下。明年，如有类似机会，自己

也不会放过。

           “你最近见到大姐夫吗？”对财务非常不感兴趣的罗米打断丈夫。

           容定摇摇脑袋。“发生什么事了？”

           “不知道。希望等一下做礼拜时能见到他们。”

            罗米指的是自己大姐罗达的丈夫尤坤。尤坤是上海最大的华商出版公司“商埠印书

馆”的董事，尤坤夫妇每周都在闸北堂做礼拜时，跟容定夫妇见面。不过，最近不知道什

么缘故，有两个星期没来做礼拜了。

            在这个家里，任何事情上，都是容定做主。除了一件事，那就是去闸北教堂做礼拜，

得听罗米的。容定见罗米停止往杯里放糖，将余下的红茶一喝而尽，知道该结束早餐，准

备更衣上教堂了。

             容定用纸巾抹去嘴角的蛋黄。这时，罗米高声朝厨房方向叫唤阿英前来收拾餐桌，

然后和容定一齐上楼去换衣服。

            当小刘驾着容定夫妇坐在里面的那辆漏顶的马车，驶到花园的雕花大铁门时，却被

从街上进门的一辆马车挡住去路。

         “去看一下，谁来了？”罗米把脸一半伸出马车窗外，轻轻皱起眉头，对前来打开铁         “去看一下，谁来了？”罗米把脸一半伸出马车窗外，轻轻皱起眉头，对前来打开铁

门的阿三说。罗米最不喜欢在这个时候发生耽搁，想来这位来客不是熟人，不知道容定夫

妇每个星期天的这个时候要去做礼拜。



9    大千世界                                                                                              第八章 律师公会
               

         “罗米夫人在府上吗？”对方的马车夫大声问。

         “我就是。”罗米说着，开门下车。

         “是罗米吗？”对方车厢里走出一个高高瘦瘦跟容定差不多年龄的人，用苏州口音的

上海话打招呼。上海话打招呼。

           罗米猛然记起来客是日本留学时的一位热衷于社会活动的苏州籍同学。

          “咦，你怎么来了？”

          “不欢迎吗？”

          “自然欢迎。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先生容定，这位是我同学，日本大学法科高材生

陈则民。”

            容定下车，和陈则民握手。陈则民肤色白润，面容瘦削，双颧高耸，头戴镶玉石的

瓜皮帽，一身讲究的薄呢长衫马褂，服装刚好跟一身半旧西装的容定相反。他高出容定夫

妇一个肩膀。容定不得不退后半步，这样才不用仰起脸来，目光透过陈则民的下巴胡须，

跟陈则民寒暄。

            陈则民说自己是专门从北京赶来有事请教容定，因为怕平时来访见不到容定，所以

才冒昧在星期天上门，诸多打扰，十分抱歉。陈则民的一口软糯的苏州吴语，加上堆满笑

脸的打躬作揖，把罗米心里因上教堂被耽搁的不快扫得一干二净。在陈则民的坚持之下，

罗米一人重新回上马车，打道去闸北教堂，留下容定陪客。

            容定在书房接待陈则民。对于这位初次见面的妻子的留日同学，星期天来拜访自己，

容定有两种估计。第一种估计是，陈则民希望通过拉私人交情来谘询法律事务，这样跟上

律师事务所相比，可以省去一笔可观的谘询费，这种人很可恶，但是在中国人里比比皆是。

第二种估计是，陈则民有重大事情要向自己谘询，这件事重大到不方便到洋人的律师事务第二种估计是，陈则民有重大事情要向自己谘询，这件事重大到不方便到洋人的律师事务

所里去开口。

          “我是受蔡青纯先生相托来请教容大律师的，”陈则民坐在书桌的对面，掏出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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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给容定。

           信是前沪军都督府军法司长、姚荣泽案特别法庭另一位呈审官蔡寅写给容定的。蔡

寅在姚荣泽案结案后，随中华民国政府从南京迁往北京，现任司法部高级顾问。他请日本

留学的法科同学、现任大总统府顾问的陈则民来上海找容定商讨筹办成立中国第一个律师留学的法科同学、现任大总统府顾问的陈则民来上海找容定商讨筹办成立中国第一个律师

行会组织：上海律师公会。

          蔡寅在信上未说，却是让陈则民当面告诉容定整个事情的背景：

        “容大律师，您是幸运的，在英国就取得了铁硬的律师资格，在前清又考取法科进士。

可是，像您这样，在当今号称学成法律的2千多中国人里面，恐怕还不到10人。剩下的，

包括蔡先生和鄙人在内，大都是留日学法律的。东洋人，不像西洋人那么大方，禁止我们

法科留学生参加日本的律师资格考试，这样一来，使我们这些留日学法律的在租界里跟阁

下这样的正统律师相比，就显得不够资格，无法在会审公廨名正言顺地执业。更可恶的是，

那些在日本混文凭、即便开放让他们考律师资格也不见的能考上的次等货趁机跟我们混为

一伍，败坏我们这些正经法科生的招牌。据说，全中国留日最多的地方，浙江嘉兴县共有

1万多人留日或游日，大都自称是学法律的，这还了得？！简直比虱子还多。所以，蔡先

生在今年1月份发表《律师公会章程》，希望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律师资格认证制度，甄别

淘汰那些冒牌货，让正经的法科生能在租界会审公廨和全国各级法庭名正言顺地当律师。”

            “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现在租界里有人从来没出过国，却说是留英的律师，其实

是在洋人家当过佣人，会说几句洋泾浜英文，真是又好气又好笑。这件事需要我帮什么忙

呢？”

            “最大的帮忙，就是站在我们这一边。”

            “难道这种事情还有几边吗？”            “难道这种事情还有几边吗？”

            “容大律师真是君子，君子可欺以其方。想办认证律师资格的事，岂止一方？蔡

先生当时提出建立律师认证制度的时候，沪军都督陈其美将军的权势如日中天，他是蔡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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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日本的同学，也是蔡先生在都督府的上司，有他撑腰，谁敢跟沪军都督府军法司长蔡

先生创导的《律师公会章程》唱对台戏？可是过了不久，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冒出另一

个日本法科留学生、内务部警务局长孙润宇，他编制了一本《律师法草案》送司法部批准，

接着司法总长伍廷芳辞职，事情又转到临时大总统孙文桌上，这样，律师认证制度还未建接着司法总长伍廷芳辞职，事情又转到临时大总统孙文桌上，这样，律师认证制度还未建

立，就出现了两个版本。”

             “孙博士倾向于哪个版本？”

             “孙大总统还未表态，就下台了。”

             “那么，这件事现在应该交给袁大总统或司法部裁夺。”

             “这就到了要借助容兄的地方。”

             “喔？我不懂陈大顾问的意思。”

             “我在袁大总统府里得知，下任司法总长是王宠惠先生，王先生是留美法律博士，

英美制度相同，跟容兄是一路的。”

              容定这才听明白，整个律师认证制度的建立，正成为五种不同差异在互斗的战场。

第一种是留日和留英美法科生之间的律师资格差异，第二种是留日和留英美学生因背景不

同引起的认知差异，第三种是留日学生内部的真伪学历差异，第四种是南京临时政府和北

京政府之间不同人事安排的差异，最后一种是沪军都督府激进派和南京临时政府稳健派之

间的作风差异。

            这时，容定想起伍廷芳曾经说过的话。“中国人的事情，往往是表面辉煌好看，

里头一团败絮。”

              陈则民没等容定进一步询问，便说出了他今天上门的具体来意。“ 容兄是在英国

通过律师资格考试的，听说考之前，先要去一个什么学院学习，对吗？”通过律师资格考试的，听说考之前，先要去一个什么学院学习，对吗？”

           “  林肯律师学院。”  

           “容兄能不能根据该院替考生准备的科目，抽出重点，编成一份衡量法科毕业生是



12    大千世界                                                                                              第八章 律师公会
               

否合格当律师的资格评估书？”

           “可以。然后呢？”  

           “有了这份资格评估书，附在蔡先生的《律师公会章程》后面，送到司法部，请新

任司法总长王宠惠过目，一定对他胃口。反过来，没有这份英美式的资格评估，蔡先生的任司法总长王宠惠过目，一定对他胃口。反过来，没有这份英美式的资格评估，蔡先生的

《律师公会章程》会不会让王先生接受，蔡先生和鄙人没有把握。如果，蔡先生的章程没

有被接受，我们这些留日法科生出头之日又要推迟。”

           “原来是这样。那么，这份资格评估书跟蔡先生讲的成立上海律师公会，又有什么

关联呢？”

          “如果有了容兄帮助，蔡先生的章程得以接受，蔡先生想推荐容兄当上海律师公会

的会长。”

      “我没有时间当官，也无兴趣当官。”

      “那么，容兄心里有没有中意的人当这个会长？”

       容定摇摇头。

       “如果，鄙人想竞选这个会长的位置，容兄不会反对吗？”

       陈则民笑容可掬地望着容定。

       容定性格里那种黑是黑、白是白的僵硬古板毫不动摇地冒了出来：

      “ 不知陈大顾问愿意讲英文吗？当上海律师公会会长，免不了要在会审公廨上跟洋

人打交道。”

       陈则民知道上面这句话里的“愿意”二字是容定出于礼貌加上的。

       “英文呣，略知一二。。”陈则民红着脸说，“照容兄的意思，还是容兄当这个会

长最合适。”长最合适。”

      “会长这个职位应该是选出来的，不能私下授受。如果，陈大顾问要竞选会长，我

不会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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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则民的脸上泛起幸福的光芒。

       这时，楼下传来容定盼望已久的马车声。

      五分钟后，罗米开门进入书房。

       “陈学长还在，中午在我家便饭，好吗？”       “陈学长还在，中午在我家便饭，好吗？”

       “不不不不，”陈则民站起来，脸上仍然挂着幸福的余晖，“今天已打扰容大律师

太久了，受益非浅，我这就告辞。”

      “陈大顾问，你要的律师资格评估书，下礼拜天下午来取。上午不要来，上午罗米

跟我要去做礼拜。”容定站起来说。

       “非常感谢。这样好吗，鄙人下礼拜天请两位到‘杏花楼’晚饭，务请赏光。”

       “几点？”容定直率地问。

        贫寒出身的容定对任何餐饮的邀请从来都是欣然接受的，而这是作为妻子罗米不

得不终生忍耐的一件事情。

        容定夫妇把陈则民从书房一路送到花园的雕花大铁门。望着陈则民远去的马车，

罗米叹了一口气说：“大姐夫他们的商埠印书馆遇到麻烦了。”


